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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纪录片《四个春天》在院线公映。这部曾获FIRST青年电
影展最佳纪录片奖和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剪辑2项提名的影
片，排片不多，但好评不少。

导演本片的陆庆屹此前并不出名，实际上，这是他的电影处女
作，而他此前拥有过的职业身份是足球运动员、酒吧歌手、出版社编
辑、摄影师、矿工，等等。陆庆屹“无心插柳”成了纪录片导演，而影
片从拍摄、成片、获奖到公映似乎也都有些“水到渠成”的意思。此
片原不是为了公映而拍摄，在后期制作团队加入之前，影片的拍摄
设备只有尼康D800相机和后来添置的三脚架，全部的演职人员就
是导演一家子。导演拍摄的初衷是想要记录父母的日常生活，拍成
的影像资料也琐碎家常，但也许正是这种朴素却又用心的拍摄，使
得最终剪辑出的作品有真实动人的特质。

与我同场观影的还有四个看上去刚退休的大妈，应该不是自己
买的票，从入场到开场，她们一直在大声聊天，显然，她们是为赴老
闺蜜的聚会而来。我很担心她们会把电影院当成自家客厅，聊个没
完。事实证明，我多虑了。开场不久，她们就安静了下来。没有冲
突、悬念等故事元素，《四个春天》仍有很强的感染力，但凡有过一
些生活阅历的人都很难不产生代入感——这对老夫妻可不就是我
们的父母吗——也许没那么文艺，但悲伤欢喜的情绪，相聚别离的
场景，都如此相似。

导演的父母是一对生活在贵州独山县一个小镇上的退休老人，
育有一女二子。跟很多现代家庭一样，导演的姐姐庆伟、哥哥庆松
和他自己都离开家乡漂在都市，通常只有春节才回独山，也只有在
这个时候，导演才有机会摄录下父母以及一家人团聚的点滴，“四个
春天”的片名正是来自2013至2016年的四次春节还乡。

老夫妻上了年纪，他们的活动半径已经很小，主要的生活场景
就是位于小镇上的自家小院以及不远处的山野。春节将至，他们早
早地熏好了腊肉腊肠，贴上了自己写的对联，磨面打糍粑，等待着

“闹热”时光的到来。孩子回来了，一起说唱、吃饭、放鞭炮、郊游，
然后就又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们默默送别、轻轻叮咛、久久目送。
更多时候，是老夫妻的互相陪伴。性情互补的老两口特别能找乐
子，老头吹笛吹箫，自制各种乐器，老太太唱歌跳舞，不亦乐乎。你
帮我剪发，我帮你染发，互相调侃，就算一人一屋各忙各的，都有岁
月静好的安稳。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发现生活中的各种美好，
闻得到春花香，听得见春水响。

不是没有苦难和忧愁。家里的欠债直到1995年才还清，四五
十岁的儿子还没娶妻生子，更有女儿庆伟因病离世，以及老人们自
身不可避免的衰老。燕去燕回，腊肠年年熏，对联年年贴，从第一个
春天到第四个春天，老夫妻明显更老了，老头的走路样子一年不如
一年稳健，老太太的舞步也没有原来灵活。可正如导演在FIRST
青年影展上说的那样，“他们有用板砖（FIRST 青年影展奖杯）拍掉
生活一切苦难的勇气”。

影片在哥哥庆松弹奏的《青年友谊圆舞曲》中结束，音乐的情感
流起起伏伏，却始终温暖。对此，同场观影的大妈们表示很不满意，
她们小声议论着：这样就结束了？大妈们了解生活，但不太适应这
样的叙事方式。她们不明白，导演拍的不是故事，而是生活。生活
没有结尾，就像失去女儿的老夫妻，就算再悲伤也要继续生活。在
女儿去世后的春天里，他们学会了微信语音聊天，尝试养蜂，还添置
了电子琴。也许正是这种不断向前的生活热情，使影片有了温度和
力量，让观众看到了人间的各种值得，也使得原本日记式的个人表
达有了后期制作的可能，并最终有了获奖、公映的机遇。又是新的
一年，得要像老夫妻唱的那样“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

最近的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下面简称《知否》），台词被网友挑出诸多
语病。在此之前，也有《芈月传》、《杨贵妃秘
史》、新版《水浒传》等古装剧，被发现有雷人
台词。错用典故、俗语，病句以及错别字屡见
不鲜，让这些古装剧作失色不少。

就《知否》被议论最多的几个语病来看，
“款待不周”、“小女嫁了个好人家”是谦辞与
敬辞用错了，“悉数全收”、“手上的掌上明珠”
是语义重复，“满城文武”是自造生词……感
觉语文老师教过的各种语法或逻辑错误，在
《知否》里都能找到例子。

《知否》的语病引发讨论，是因为剧作影
响大。观看的人多，“捉虫”的人自然也就多
了。出品方应当感谢挑错者，正是因为喜欢，
大家才愿意通过这个做法，来对该剧表达意
见。出品方应该反思，这些看上去明显属于

“低级失误”的有语病的台词，是如何从剧本
阶段顺利到达屏幕之上与观众见面的？电视
剧台词的审校环节难道压根不存在吗？

剧作是集体创作的产物，观众是受众，按
理说创作者唯有水平高于观众，才能征服后
者；可现在好像反过来了，大量观众可以一眼
发现剧作在语文方面的硬伤，要对创作者进行
一次语文教育。这不禁让人觉得，传说中“不
少影视行业从业者没文化”这事难道是真的？

语病集中在古装剧，和当下不少剧作改
编自网络小说有关。《知否》就是根据所谓的
大IP改编的。网络大IP这些年集中于各类后
宫、穿越、历史等题材，作者多是年轻人，为了
赶进度，日产万言者众多，避免不了在情节上
胡编乱造、在遣词造句方面马马虎虎，这是长
期以来网络文学的问题所在。作者没耐心打
磨作品，读者也不追求精致的阅读，再加上网
络发表缺乏编校环节，于是导致大量让人匪
夷所思的语病产生。剧作改编，本该是一次
难得的纠错机会，但现在的电视剧、网剧的创
作，也在拼速度、拼流量，在题材、剧情、人物
等方面，提炼出来了看点、卖点，但却在细节
方面忽略了精耕细作，尤其是台词方面，拉低
了剧作的水准。

不但是剧作，其实其它领域对于语言规
范化的重视也不够，各种广告标语、店面招
牌、海报招贴，错别字层出不穷，有各种令人
啼笑皆非的错误。在自媒体时代，一些充斥
着似是而非的信息以及常识谬误、语病与错
别字的文章，时有出笼。这些文章多是作者
东拼西凑而成，一旦出现在各类APP里，每时
每刻都在拉低公众的阅读审美能力。文章不
再是文章，作品不再是作品，它们有了一个时
髦的名字叫“信息流”。电视剧里的语病，只
不过是各种平台、载体、渠道语病泛滥的集中
体现。如此种种语病汇聚，久而久之会对规
范化的语言造成很大的冲击力。

所以，不能把发生在电视剧里的语病当
成一件小事，更不能将之当成一种饭余茶后
的娱乐一笑了之。

人间，值得关注的春天
徐 琼 电视剧里的语病

应该不是小事吧
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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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两种在现实中被空间或时间分开了的形象结合在一起，用一种
形象的个性特征补充另一个形象的个性特征，使之更加丰满、更加有血
有肉，这是艺术形象创造中通常的手法。在这里，艺术想象起了很大的
作用，可以弥补创作者在素材占有上的缺失以及亲历感的不足。但这
种结合，要基于对人物的生活背景以及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的熟稔，否
则就容易张冠李戴，跨越了“时代的局限性”，造成人物形象的扭曲、反
常，使人物“出格”，反而失去了可信度。 司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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